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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版“双十一”后遗症来袭，
网购纠纷怎么解决？

2版 我区四市两旗
成为全国文明城市

13版 意大利60年来
首度无缘世界杯

首府7年改造2219个小区 百万居民受益

带头做好资源转化增值文章

惠民演出
11月14日20时，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上演歌舞剧《我的乌兰牧骑》。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5部优秀剧目10场演出将分别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

和内蒙古乌兰恰特陆续免费上演。 摄影/本报记者 辛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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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韭菜盒子
刚走进老家院子，母亲就从厨

房迎出来，两只手沾着面粉，“知道

你今儿来家，我去菜园里割了些韭

菜，晌午烙韭菜盒子给你吃。”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吃韭菜

盒子，家里的菜园里常年种着一

方韭菜，我知道那是母亲专为我

种的。每次我回家，母亲总要为

我烙韭菜盒子吃。

记得我7岁那年，冬天感冒

高烧得了肺炎，在乡卫生院住了

三天，父亲哭丧着脸说：“没借来

钱，回家慢慢治吧。”母亲只好把

我背回了家。

回来后，母亲从赤脚医生那

寻了方子，给我治疗。

日子穷的滴水成冰，家里唯

一生蛋的母鸡，在门口咯咯咯要

吃的，母亲上前要抓住它，杀了

给我炖汤。

父亲自外面进来，“这鸡不

能杀，留着生蛋换钱贴补家用！”

父亲的话很凌厉。

母亲当时就松了手，那只鸡

侥幸活了下来。

“丫头，你想吃啥？妈……做

给你吃。”母亲声音哽咽着，眼睛

噙着亮晶晶的泪花。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低低

地说：“我想吃韭菜盒子。”

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我拿

眼扫了下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心

想，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母亲在屋里院外走了好几

趟，解了粗布围裙然后出去了。快

天黑时，母亲回来了，手里拿着一

把绿油油的韭菜！一脸喜色地对

我说：“韭菜买回来了！丫头，妈这

叮叮当当的日子
叮，当当，当当，叮叮叮……

刺耳的声音又一次传来。自从传

达室里换了这个老头，我整天被

这种噪音骚扰着。也不知道他一

天到晚在那个破旧的屋子里修

理些什么。

我对这个喜欢敲敲打打的

老头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上班下

班路过传达室，我必定用最快的

速度穿过，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令

人抓狂的声音。那天，我到楼下散

步，看见他正半蹲在地上，锯一截

木头。我正要加快步子，他忽然抬

起头，用胳膊肘拭了一把汗：“吃

完饭啦？”我环顾四周，见没有其

他人，才确定是在跟我说话。出于

礼貌，我应了一声。“能搭把手吗？”

勇敢女儿胆小妈
小时候，家住在农村。打雷

的夜晚，妈妈常常摸进我的房

间，坐在床沿边，含笑地问：“怕

不怕？妈妈陪你睡。”

“不怕。”话音刚落，一道闪

电亮起，紧接着，“轰隆轰隆”，一

串炸雷响起，地动山摇，屋瓦似

乎都被震落了。吓得我赶紧搂住

了妈妈的腰，把头埋在她的怀

里。

妈妈用右臂搂着我，左手轻

轻拍着我的背，不说话，她的身

体也在微微发抖。我更紧地搂着

她，心里想：妈妈也怕吗？

妈妈胆小，不怕才怪。

闪电像雷公的眼睛，眨呀眨

的，突然间，一道亮光骤起，像探

照灯似的直射进来，紧接着，一

道炸雷暴烈地响起，我们的屋子

似乎被掀翻了。

妈妈身上一颤，爬上床来。

她伸手在枕头上一摸，问我：“猫

呢？”

“出去了。”我应道。花猫每

天都要跳上床来，趴在枕头上，

将头拱在我的脑袋边，热死个

人。

妈妈坐起来，自言自语道：

“下雨夜猫跑出去，不是好事。”

“迷信！”我笑话她，“管猫干

什么？”

电闪雷鸣，谁也睡不好，妈

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我

正处于叛逆期，颇不耐烦地敷衍

着她。

忽然，黑暗里响起猫咪低沉

的“呜呜”声。

“开灯开灯！”妈妈的声音都

吓破了。

“打雷就停电，你又不是不

就烙韭菜盒子你吃。”母亲围上粗

布围裙，转身去做韭菜盒子。

我清楚记得，那顿韭菜盒子，

一只只像极了弯月亮。母亲问前院

三婶借了一瓢白面，擀成薄薄的皮

儿，磕了一枚鸡蛋合在馅子里。

烙好的韭菜盒子两面晃着黄

澄澄的锅巴，装在盘子里，放在饭

桌上。母亲说：“吃吧，趁热吃。”

我吸了吸鼻子，望着父亲的

脸。“你们不吃，我也不吃。”

父亲一直是条硬汉子，这一

瞬，他竟落了泪。那晚的韭菜盒

子真香，以至于多少年后，蓦然

回首，我的唇齿间还流淌着那天

的韭菜盒子香。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日

母亲绕着屯子转了几圈，不得已

叩开队长家的门，向队长两口子

借了两块钱，步行去几里地外的

乡里买回的韭菜。这件事像一棵

树牢牢地生长在我的生命中，随

着岁月流逝，春华秋实，我的空

间满是母爱的韭菜盒子香。

“天冷了，多穿点，上下班别

冻着了。”母亲的话把我从回忆

中拽醒，我撂下背包，挽了挽袖

子，对正在剁馅的母亲说:“妈，

我来吧。” 文/张淑清

他有些不好意思，“帮我扶着点，

我把这个楔到墙上。”我还没开

口，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或许在他

看来，这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

不容推辞的客套。按照他的要求，

我伸直了胳膊，扶着那一截刚被

他锯断的木头。

叮，当当，当当，叮叮叮……

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响，我禁

不住问：“大爷，你弄这个干什么

啊？”他边敲边回答我：“装个镜子，

我在屋里吃个饭啥的，也能通过

这个镜子看到咱们家属院的过

道。这样，来个生人啥的，都能在

咱眼皮子底下了。”“买个不就完

了吗？还费这个劲干什么？”听我

这么一说，他连连摆手：“嗨，咱又

不是不会做，前几天大张家的镜

子摔坏了一个角，直接扔垃圾箱

里了。我加个大点的边框，正好遮

住它，一举两得！”他的话语里充

满了自豪。不一会儿，镜子装好

了。他又让我到屋里去，给他帮忙

看看是不是正好反射到整个过

道。他在外面一阵调整，没过几分

钟，终于大功告成了。

我这才来得及看他屋里的布

置。根据不同物品的大小、形状不

同，他分别设计了不同的多宝阁。

更让我吃惊的是，锅碗瓢盆竟然

也可以放在墙上，而且每个部分

还安装了可以升降的纱窗！乍一

看，真像是个艺术馆。看我有些吃

惊，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

个房子太小啦，根本就没地方放

这些东西……”真是个人才！我暗

自惊叹。原来的传达室可不是这

样，房子本来就小，物品堆得满屋

都是，以至于连个插脚的地方都

没有。现在真是不一样，同样的面

积让人感觉大了好几倍。

“我没事就爱敲敲打打，总

感觉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才有滋

味。”敲敲打打的日子才有滋味。

说得多好！还记得小时候，爷爷、

父亲都爱敲敲打打，小到凳子、

桌子，大到橱子、柜子都是他们

自己做的，别提有多结实了。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爷爷会修理

自行车。什么补胎啦，紧链条啦，

都不在话下。而如今到了我这辈

呢？插头坏了，都得请人来修。不

请又有什么办法呢———家里连

电笔和绝缘胶布都没有。

“趁着天色还早，我弄弄这扇

门，这两天老是关不严实。”他打

开工具箱，锤子和螺丝刀相互碰

撞，发出悦耳的声音———叮，当

当，当当，叮叮叮…… 文/翟 杰

晓得。”我拧亮电筒，没好气地

说。

电筒的光射到门口的猫身

上，我也吓得变了声。

花猫嘴里，叼着一条小蛇，

两个东西正在搏斗。小蛇绳子粗

细，它鼓起身子，紧紧缠在猫儿腰

上，硬生生地将它勒小了一圈。

花猫狠狠地咬着小蛇，将头

伏得低低的，“呜呜”地咆哮着。

“快！快！赶它出去，它想跳

上床。”妈妈半跪在床上，浑身发

抖，双手乱挥。

“我，我……”我又急又怕，

一把将电筒塞在妈妈手里，顺手

操起床边的棍子。

“不要用棍子，蛇会缠上

来。”妈妈惊叫。

不过，棍子对猫儿起了作

用，它被赶到了衣柜旁边。

我趁势跑出房门。

“你跑什么？”妈妈的声音

里，带着绝望的哭腔。

我冲进厨房，摸到火钳，返

回房间来。

花猫复又跑到门口，蛇缠得

更紧了，眼看花猫落了下风，“呜

呜”声里，满是乞怜。

“电筒照着。”我冷静地命令

妈妈。

光圈里，带着花纹的蛇身，

绷得紧紧的。花猫几乎要窒息，

它不敢松口，抬起头，眼睛里汪

着泪水。

我张开火钳，不断移动脚

步，瞅准时机，猛地插了进去，夹

住蛇身，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捏死火钳。

“缩，缩肚子！”我命令花猫。

猫儿听不懂命令，看着我。

“缩，缩肚子！”我急得要跳。

猫儿居然懂了，它缩了肚

子，又松了口。

小蛇大约被咬伤了，一时之

间竟没有任何反应。

“开大门！”我命令道。

妈妈抖抖索索下得床来。我

们母女俩配合着，打开大门，冒

着雷雨，将小蛇狠狠地甩进了稻

田里。

那夜以后，我便走上了女汉

子的不归路。 文/李书霞


